
采石场的五铢钱 透露年代信息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长清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的发
掘，那真是跌宕起伏，让人既焦虑又兴奋，可以说是百感交
集。

1995年6月，我刚带队发掘完长清仙人台遗址不久。新
上任的长清县文物局何局长联系我，说归德镇有个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墓，有没有价值。省里市里都去过专家，但都
没给出结论，无论如何请我去看一看。

我带着工具和两名技工就去了何局长所说的双乳
山。这个地方在黄河东岸，村里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石匠，双
乳山被开采得非常厉害，专业人士一看就是个墓。因为墓
口的封土都快取完了，现场有两段石壁，石壁中央依稀能
看出来是一条通道，在石壁上方露出一段整齐的岩石墙
壁，石壁上布满了凿子的凿痕。

看完现场，我便到村子里找了些老人，打听村民之前
采石出过什么东西。果然有收获，一个村民说在采石场捡
到过几枚铜钱，我一看是五铢钱。我们对钱币非常敏感，因
为它的年代指向很明确。五铢钱是西汉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年)开始做的，如果这些铜钱来自于这座古墓，那么这座
陵墓就应该是西汉时期修建的。在西汉时期，下葬之时会
进行祭祀活动，这些铜钱可能是祭祀时埋在封土中的，封
土挖开后，铜钱也就暴露了出来。

当时从现场来看，墓口断断续续，我记得东南角和东
北角露出来了。用工具探测推断，墓室应有24米见方，22米
深，这相当于现在十层楼的高度，可见这座墓规模十分宏
大。这么大规模的陵墓在石头之中开凿而成，必须拥有强
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墓主人绝非常人，应该是王的级别。

我们还注意到，在不远处有个封山碑，大概是清末宣
统年间的，上面刻的大体内容是说，这个山有灵气，只要动
土动石头，村子就要出横祸，严禁采石动土。这个碑虽然年
代很晚，但封山的行为应该是很早就流传下来的，我推测
这个墓有可能没被盗过。我当即建议，马上停止采石行为，
并赶紧拍照向上级文物部门汇报申请发掘。第二天，这里
就封山了。

大家一看这么大的墓，还是王陵，又有封山碑，可能还
没有被盗，兴奋点一下子被点燃了。经过逐级上报，这次发
掘被文物部门批准了。何局长又多次找到我，请我带队发
掘。我说我是教育系统，你是文化系统，我去不合适。而且
我也有顾虑，不成功怎么办？这次不像仙人台遗址那么小，
这个有二十多米深，难度可想而知。不过最后我还是接受
了何局长的邀请。

五重棺椁规格 竟然没有玉衣

一开始，我一个人带着长清博物馆、文化所的十来位
工作人员进行发掘，晚上一个人住在街道办事处。当地安
排很周到，有后勤保障组、新闻报道组等，这给我的压力更
大了，我特别想把这次发掘做好。

这么大规格的墓，墓主人会是谁呢？《汉书》中记载，公
元前178年，汉文帝把长清县这一带封为济北国的领地，我
推测，这应该是济北王陵。但是济北国的哪个王还不好说，
从五铢钱的年代来看，我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刘胡和刘宽
父子身上。刘胡的祖父刘长是刘邦的小儿子，曾被封为淮
南王。文献中记载，刘胡做了五十多年王，而刘宽只做了十
一年王就自杀了。一开始我们考虑十一年造这么大的墓
穴非常困难，就推测可能是刘胡的墓，消息很快传开了。

但现实不见得是预想的那样。我们挖着挖着，在墓室
和墓道相连的位置发现一个盗洞，我心里咯噔一下。更让
人难以接受的是，在清理了二十天后，工作人员用推土机
推着推着，突然告诉我：“任教授，墓到底了。用不了那么长
时间，(发掘)明天就能结束。”我认为不可能，他让我过去敲
一敲，看是空的还是实的，我过去一听，一点空的声音也没
有，当时深度是五米。这和设想的墓葬形制不同，对我来
说，这是比盗洞更大的一劫。我之前都说出去了，有二十多
米深，突然就到底了。“白挖了，还挖什么刘胡的墓。”村民
的风凉话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认为自己的判断不会失误到这种地步，一心想了
解清楚这个墓葬究竟是什么形制。那时候工地上了灯光，
挑灯夜战，我们又发现了人工迹象，我们沿着新发现的人
工痕迹继续向下挖，最后确定，这还是个墓葬，只是规模缩
成了十米长。原来探测的有24米，怎么一下缩成了这样？我
觉得很奇怪。

过了春节，山东大学的崔大庸老师也加入了进来。当
我们挖到八米左右时，盗洞突然消失了，这太让人兴奋了！

从迹象来看，基本确定墓葬没有被盗，这个发现太重要了。
后来，省文物局也加入了发掘工作，我担任执行领队。大家
对这个墓的期待值又升到了顶峰。

当时考古界一般不认为这个墓是王陵。究竟墓主人
是不是济北王呢？在靠近墓室的地方，我们在泥土中发现
了骨头，把骨架清理出来后，发现是一匹马。在马的附近，
又发现了马车的配件。马车上的配饰都是鎏金的青铜器，
在铜绿下仍然闪着金光。最后我们一共挖出了五辆马车，
从惯例看，只有诸侯王墓才用真车马殉葬。

我们把墓室挖开，经过清理，椁的痕迹比较清晰，外面
一个，里面还有一个。两个椁之间空间比较大，里面放置了
很多陪葬物品，许多青铜器被完好保留下来。

清理完椁后，我们开始清理棺，通过油漆的痕迹，来判
断有几层棺木。我们发现，墓主人使用了套在一起的三层
棺木。两重椁三重棺，正是汉代王入葬的规格。

这些迹象为王陵提供了依据，大家都期待出现玉衣，
玉衣是汉代的皇帝或者诸侯王下葬时所穿的用玉片做的
衣服。我们已经清理到接近尸骨了，果然发现了玉片，然
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只有玉覆面，是用十几块玉做成
的像人脸的东西，在此之外，没有发现和它相连的其他玉
片。竟然没有玉衣！这让大家非常失望。

刻有“王”字的金饼 没修完的王陵

在玉覆面下面，应该会有头骨，出乎意料的是，我们
没有看到墓主人的头骨，而是直接挖出了玉枕头。这会
不会是一个假墓呢？这个怀疑我们持续了大约一个小
时，仔细观察后，还是能辨别出墓主人，不过他的骨骼早
已朽成了粉末。

在玉覆面附近，泥土中又露出了黄色的东西，那是
一块金饼。我们一共发现了近十斤黄金，一块块的大金
饼就放在墓主人枕头底下，其中7枚刻有“王”字。

在玉枕的外侧，墓主人脖子位置的泥土中，还发现
了玉石碎片，拼起来一看，很明显是玉剑璏。在汉代，玉
剑璏是剑的装饰，象征着佩戴者很高的身份。按理说墓
葬没被盗过，上面的人骨都朽成粉末了，不可能是压碎
的，这似乎有某种暗示，我们的方向开始转向刘宽。

车马殉葬、五重棺椁等迹象都显示着墓主人的王的
身份，但是又有那么多疑点，墓里没有玉衣，连证明王的
身份的印章都没有找到。而且整个墓看起来，修得特别
仓促，好像根本没有修完。靠近墓室部分的墓道两侧已
经修建有明显的排水沟，可顺着往外墓道延伸的方向
看，排水沟逐渐就没有了。更说不过去的是，在墓道的中
部，有两段用碎石头垒起的矮墙，矮墙的中间，留出了一
条通道，应该是修建在墓道上的门户，但看上去还不如
农村的院子规范。

整个墓道的修建也非常粗糙，墓道本应该是一个开
凿平整的斜坡。但那里的石头却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墓
的形制也比较奇特，和常规的单甲字不同，它是双甲字，
外面的大“甲字”里套了一个小“甲字”。外面的“甲字”只
到了地下五米的深度，似乎外面的轮廓没修到墓底，就
被仓促收了进来。

而且建造墓穴时并没有用到一般王室采用的黄肠
题凑。黄肠题凑是天子赏赐的一种葬制，在汉代王的墓
葬中非常流行。它是设在棺椁外的一种木结构，用黄色
的柏木心堆砌而成。但我在墓穴石壁上，发现了许多方
形浅坑。我们当时对这种迹象也有争议，这么费力，做这
些小方块做什么？我推测这是象征黄肠题凑的意思。

这种种可疑迹象倒与刘宽的背景十分吻合。《汉书·
济北王传》中记载：“子宽嗣。十二年，宽坐与父式王后
光、姬孝儿奸，悖人伦，有祀祭祝诅上，有司请诛。上谴大
鸿胪利召王，王以刃自刭死。”大意是，历史上有一位王，
在他即位后的第十二年，和自己父亲的王后和爱妃乱
伦，并且在祭祀时诅咒皇帝，皇帝派人抓他进京，王拔剑
自刎而死。

一般来讲，帝和王即位后就开始修墓，这个墓只修
了十一年，刘宽突然死亡，他的墓还没修好，就要急于入
葬。我们见到刘宽尸骨都朽成粉末状，估计入葬时已经
腐朽得不像样了。而墓主人颈下放置的两件有意破碎的
玉剑璏，应该有特殊寓意，可能暗示刘宽拔剑自刎而死。

在这样高规格的墓葬中，却没有使用汉代诸侯王流
行的玉衣，而且玉器数量少，这和墓的车马制度和棺椁
制度是不统一的，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考虑，在汉代，玉
还象征一个人的品德。当时刘宽在入葬时，现场可能有
汉武帝派来的人监督。犯下这么多罪行的刘宽，是不能
用大量象征美德的玉器来陪葬的。

椁内出土的玉枕、金饼

考古队员在现场工作

口述人：任相宏，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采访人：本报记者 范佳

考古发现档案：

山东长清双乳山西
汉济北王陵，入围1996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王
陵位于长清西南15公里
处的双乳山顶部，墓葬共
两座，均依山为陵，向下
凿岩成穴。双乳山汉墓规
模宏大，形制奇特，且未
被盗掘，出土文物丰富，
是继满城陵山汉墓、广州
象岗山汉墓之后，我国汉
代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对汉代考古、历史等研究
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任任
相相
宏宏


采
石
场
发
现
西
汉
济
北
王
陵

玉覆面

A14 青未了·人文齐鲁 2018年9月20日 星期四

编辑：徐静 美编：马晓迪


	A14-PDF 版面

